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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

	對很多想進大學的學生來說，才經過了學測，卻要面臨另外一個”面試”問題。我一直好奇，對一個才唸完高中的學生而言，究竟面試的意義何在?

	有一位大學教授說，現在的大學希望學生多元學習，因此想要經由面試知道學生選讀這個系的潛力，也希望能夠知道學生就讀這個系的動力。我看了這則新聞以後，實在感到茫然，因為當年我要想唸電機系，我實在不知道自己想要唸電機的潛力和動力是什麽。我必須坦白承認，我在高中時完全不知道電機系要學什麽，讀了電機系才知道要學大量的數學。

	據說面試可以發現學生的嗜好、自主課程修習和參加哪些課外活動，根據我的觀察，很多高中生的嗜好除了運動以外，可能就是打電動。也許有的學生的嗜好是看小說，可是令我不懂的是，高中生的嗜好與他上大學有什麽關係?至於學生的自主課程修習，從他送來的資料中就能看出，他參加哪些課外活動，也能從送來的資料中知道。

但是大學實在不該管學生有沒有參加什麽課外活動，有些窮苦的高中生要打工，當然也不可能參加什麽課外活動。大家不妨去看看歷史上的數學家，他們大概從來不參加什麽課外活動的。喜歡參加課外活動的同學多半是外向的，如果一個企業要找業務員，當然希望他是外向的人，問他有沒有參加課外活動也許還有意義。很多內向的學生往往會變成傑出的學者，他們大概都不是喜歡參加課外活動的人。

有些教授希望學生了解所選擇校系的教學特色和課程結構，我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有幾個高中生能夠了解數學系要學什麽?數學系的學生都要學高等微積分，高中生絕對不可能懂得高等微積分。

媒體也登載了法學院教授喜歡問的問題:(1)為何對法律有興趣?(2)什麽人具有適合學習法律的特種人格?(3)學生有沒有任何與法律有關的人生體驗?(4)對於學習法律有沒有準備?(5)學習法律以後有何規劃?

看了這五個問題以後，我忽然想起最近聯合國大法官正在審查以色列有無觸犯國際法的問題。我也想起我國曾經有兩位著名人物可以擔任國際法庭的大法官，他們是民國初年的顧維鈞和王寵惠。顧維鈞曾經是傑出的外交官，王寵惠曾經是我國的法學院院長，為何他們有這麼傑出的成就?其實一定歸功於他們的學問，當然學問不僅僅是包含法律條文，也包含外文能力和透徹的國際觀。回顧以上的五個問題，好像沒有過問學生是不是一個很認真念書的孩子。

面試對弱勢孩子是極為不利的，要叫他們表現出潛力和動力，恐怕極為困難，因為他們對很多事情知道的比較少，口才也會比較差。

對於頂尖大學，我相信他們的教授還是注意學生在國英數等等基本學科的能力。電機系教授不會管學生會不會拉小提琴或者打籃球，外文系教授一定會注意學生的英文能力，我不懂面試對他們有什麽用?目前少子化的問題使得很多大學面臨招生不足的現象，很多大學一定希望能夠招滿學生，他們對學生的選擇能力應該是很薄弱的，因此面試有何意義?

要應付面試，學生必須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購買來回車票、付報名費，有時還必須付住宿費。希望教育部知道，對很多弱勢孩子來說，這些都是很大的費用。

民國46年的時代，我們都沒有經過面試，糊里糊塗地進了大學，沒有證據顯示我們大學畢業以後表現得很差。也沒有數據顯示，經過面試以後的學生在大學裡表現得比較好。不要忘記，我國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進大學沒有過過面試的，白先勇也沒有經過面試。

還好我們國家很小，可以要求所有的學生都要經過面試。假如俄羅斯也有如此要求，那一位海參崴的中學生要花多少錢和時間到莫斯科去接受面試?

我建議只有在特殊情況之下才要面試，一般學生不要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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